
流落南方

“  一键三连好吗 ”

被困上海的视障人群：一包面条撑一周

这篇文章，记录的是在上海的3组视障人士的现状。他们分别被封控在按摩店、酒店和宿舍。被

封最久的迄今已达35天。

在毫无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他们都在面临饥饿与困顿。

全上海进入静态封控管理已近一个月，从3月1日至4月23日，上海累计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及无症

状感染者逼近50万人。

这里的居民已经习惯了在APP抢菜，在微信群里接龙团购，在朋友圈获取最新的疫情动态。

但在这个拥有2500万常住人口的大型城市，包含了约9万名视障残疾人，其中约3万人是全盲。

他们中的若干人，正忍受着饥饿，正面对着信息隔绝。看不见，让他们像一座座与世隔绝的孤

岛。

他们看不见，但希望可以被你看见。

《流落南方》的读者们，你若看见，请下拉到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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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岑

截至目前被封时间：35天

被封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上海缘澳城市酒店

注：付岑全盲，无法提供图片，本章节无图。

1.独自被困盲人按摩店

一包挂面可以吃多久？

对于付岑来说，这是现在手头上唯一剩下的食物。上一包挂面，让她节省着撑过了一个星期。

她已经被封在这间70平米的盲人按摩店整整35天。接下来还要撑多久？她不知道。

按摩店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一家酒店的2楼，距离陆家嘴中心3公里不到。付岑是在这工作的盲人按

摩师。

3月17日晚，她做完最后一个推拿，同事们早已下班回去员工宿舍。

店里就剩她一个人，无法回宿舍，只能将就着在店里的推拿床上睡觉。

结果第二天，她发现自己出不去了——酒店被封。

付岑30岁，来自湖南岳阳，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在当地写下流传至今的《岳阳楼记》。

她幼时全盲，看不见任何东西。盲校毕业后十余年，她一直在岳阳从事盲人按摩工作。

2021年8月，朋友她介绍入职浦东新区的这家盲人按摩馆。一个月能赚五六千元，比老家高了一

倍。

她是怀着憧憬的心情来到这个城市的。但在上海被按下“暂停键”后，被“暂停”的还有她的正常生

活。

 

2.每天一顿无盐的清水挂面

 

封控期间，付岑最着急的是食物。

店里没有油、没有盐，“烹饪设备”只有一个电饭煲。

3月18日酒店刚被封的时候，线上外卖平台还正常运行。她买了几包挂面、方便面。想着先凑合

过几天，但这些面条却成了接下来大半个月的救命粮。

一包挂面有4捆，平均每捆有200根。她通常很小心谨慎地计算着自己的饭量。

一天吃两顿都是奢侈的。没有调味料，她每天就用清水煮一点面条，就这一顿，是全天的食物摄

入。“饿了就忍着，抱着自己不会被饿死的心态。”

饥饿不可怕，她怕的是面条没有了。

她被发现，是在酒店物业来统计居住人数敲门的时候。随后物业将自己的盒饭给了她。

那是被封近20天后，付岑吃到的第一口“饭”。

她不记得具体的菜式了，两荤两素。“觉得特别香，好久都没有吃到过这么有味道的饭了，最起

码有盐味了。”

盒饭中的米饭，即便不伴着菜吃，也同样让她感动。在湖南老家，她都是吃米饭的。

这让她想起了家乡。

不过一个星期后，物业的盒饭也紧缺了，不能再给她送饭了。

3.她是一座接收不到信息的孤岛

为什么不去向其他周边的人寻求帮助，比如排队做核酸的时候，可以接触到其他人的吧？听到我

们这样问，付岑明显愣了一下。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回复道：“我是以为，大家应该都买不到东西。所以没有想过这个问

题。”

“嗯，确实应该可以去问一下的。”

不仅如此，“团购”，这个上海封控时期的热词之一，在付岑这里只是一个“好像曾听同事提起

过、不是很方便操作的东西”。

视障给她带来的不仅是不方便走动，还有信息的闭塞。她不知道酒店外的上海，众多居民团购解

决了物资问题。更不知道互联网上，关于团长的梗频频刷屏。

视障辅助软件只能帮她做到最基本的沟通交流。发送到她手机的文字消息会被大声朗读出来。但

是像图片、链接，她即便接收到了，也无法“听到”。

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付岑明显表现出来并不擅长交际，也不擅长主动向他人求助。

她自我剖析，往往自己能做的，就尽量不会去麻烦别人。她认为这代表她可能“性格怪异”。

这大概源于她过往的经历。从前她在马路上，向路人问路。路人直接回复她，我不知道，你问别

人吧。“怕你会找上他一样，可能因为看到我们有视力障碍。”

不愿主动麻烦他人，再加上消息的闭塞，加重了她独处时的茫然和恐惧。

对于她，封控期间的白天和黑夜没有太大的区别，窗外无论是刺眼的阳光，还是昏暗的阴云，她

的双眼都捕捉不到。

醒了就起床，饿了就吃饭，困了就又睡去。现在是几点？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

“现在确实是不知道每天怎样过去的。你没有上下班的规律了，也没有其他规律告知你需要去做

些什么。”

“就觉得生活没有什么追求的东西了。每天都是这样。”她说。

她现在靠听小说和听音乐打发时间。她尤其喜欢听视障人群中发生的故事，她称之为“圈内人”的

事。

付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不知真假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本来很成功也很热心的视障人士，最后却突

然遭遇了接连的失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自己也生了一场大病。这个故事激起了她对生活的

希望：“我自己没遇到过这些事情，所以想一想我也是很好的，很幸运的。”

除此之外，平常里，屋内寂静得可怕。每天唯一期待的，就是物业来敲门的声音。

这声音，之前是来送饭，现在是喊她下去做核酸。这样好像就没有人会把她遗忘，有人知道她的

存在。

舒毅等15位视障同事

截至目前被封时间：24天

被封地点：上海市宝山区万达广场

15个人只剩1800元

在距离付岑20公里的浦西宝山区，舒毅和他14名视障同事被封在写字楼的两个房间里。更准确来

说，是他们所工作的盲人按摩店员工宿舍。七男八女，按性别各自一间。

舒毅所在的其中一间员工宿舍

舒毅来自四川泸州。介绍自己家乡的时候，他会打趣加上一句“就是泸州老窖”。

他属于二级残疾，不是全盲，“圈里”定义是二级盲。平时上街走路问题不大，但文字是看不清

的。

4月1日浦西实施封控，按当时的通告，将于4月5日3时解封。舒毅和他的同事按5天的食量，买

好了面条、方便面等速食。但他们没料到，足不出户的封控要求一直延续到了此刻，且何时解封

仍然未知。

最先告急的是他们的钱包。

15个盲人按摩师，身后是15个急需钱用的家庭。

父母、妻子、孩子……每个月工资到账后，他们需要将大部分的钱打回家里。再加上3月的工资

未发，4月又被封控没有工作。每个人手中可支配余额很少。

发现迟迟无法解封后，舒毅他们先自行凑了一笔，专门用来买吃的。大家把手头上的钱掏出来，

凑了几千块。

最开始他们准备在买菜APP上抢菜。他和几个半盲的同事定好闹钟，结果等正式开抢的时候，因

为要借助读屏软件“听”文字，他们总是慢了一拍。菜都被抢光了。

抢不到菜，该怎么买食物呢？他们将注意力放到了找跑腿上。

平日里，数十万名外卖小哥、快递员支撑起整个上海的餐饮、物流。他们骑着小电驴，戴着黄色

或蓝色的头盔，风驰电掣地奔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然而在封控期间，这个数量跌至1万名左

右。

现在是典型的卖方市场。舒毅发现，到距离几分钟车程的超市，来回一趟的跑腿费高达100元到

200元不等。

贵吗？当然。能不买吗？不能。于是咬咬牙，付款了。

联系上跑腿小哥后，舒毅会和对方列出自己的购物清单，再根据对方报的总价付款。至于每个商

品价格究竟是多少，他也不清楚。反正都“贵得离谱”。

舒毅买了四箱泡面和2桶9.5L的矿泉水，付给跑腿小哥总价500元。平日里这些只需约200元

舒毅和跑腿小哥的聊天记录

到目前，舒毅他们已经花了6000元购买食物。中间偶有政府或残联给他们送物资，但杯水车

薪。

盲人按摩是体力活。按、压、点、拿、捏，力气要大，要让客人感受到力度。一天工作下来，累

得酸痛。但现在，除了吃饭洗澡，他们都选择在床上躺着，或者在椅子上坐着，只为了“减少消

耗”。

他们的卡里一共只剩下1800多元。泡面还是那么贵，跑腿费还是那么贵。银行卡上的钱数一天天

在减少，但被封的天数一天天在增加。如何度过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不知道。

“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希望。拿钱出来买东西我们都可以接受的，也不是说一定要让社会捐助。”舒

毅说。“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能回到正常物价，正常的跑腿费。这就好了。”

30天前来上海找工作的邓军等4位视障人士

截至目前被封时间：24天

被封地点：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68号布丁酒店

4月11日开始无法缴纳酒店房费

 

邓军也被困在了上海。

他声音温柔，说话也十分客气。接到我们电话，第一句就是：“哎，老师好。”

3月25日，他从江西到上海找工作。同行来到上海的，还有来自其他省份的三个人。

邓军稍微有光感，另外三人中，两人全盲，一人半盲。

邓军和他同伴的残疾人证

 

来之前他听说上海有疫情蔓延，但没在意。

在他看来，全国目前很多城市都有小范围爆发疫情，例如杭州、南京，但很快就过去了。他觉

得，上海作为一线城市，疫情应该会更快过去。

邓军没想到的是，20天之后，疫情数字翻了十几倍。

3月29日，四人入住了浦西徐汇区一家快捷酒店。在4月5日没有如期解封后，很快，他们也陷入

了食物不够、钱款不够的困境。

酒店有盒饭，他们吃过几次，但30元一份。他们很快就“扛不住”了。

为了省钱，四人从两个双人间挤到了一间三人间。15平米，两男两女，三个人睡床，一个打地

铺，共用一个卫生间，生活有诸多不便。

即便如此，到4月11日，他们仍然彻底交不出房费了。

邓军四人挤在这间三人间里

邓军尝试过打电话求助。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虽然政府部门、残联都在尽力，但因为求助的人太

多，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帮助，还是太少了。

徐汇区残联说，上海的视障人士太多了，他们没有那么多物资，所以只能起到调配作用。他们很

无力。

街道残联的人说，我们的物资都没了，这样吧，我自己掏钱给你们买。邓军随后收到了街道残联

购买的两箱方便面和两箱八宝粥，但也只能维持几天。

徐汇区政府听说邓军他们只有电饭煲之后，没有给他们送萝卜、茄子等物资，而是专门送来了面

包、方便面、自嗨锅。区政府说，你们先吃几天，不行的话到时候再跟你联系。

这样，又维持了邓军四人五、六天的生活。

邓军仅有的电饭煲

吃的勉强靠接济，但交不起的房费无人能帮。

他们每天的房费是188元，从3月底入住开始计算，到4月底加起来要支付近6000元。

邓军曾尝试过办理退房手续，打算换到一个更便宜的地方。但保安不让他们出酒店门，因为现行

规定“足不出户”，于是他们又只能返回酒店。

接下来该怎么办？拖欠的房费该怎么办？从4月11日就没钱支付房费后，酒店几乎每天都在催

缴。

邓军也没谱。他想，他也才来上海，哪里有钱呢？

看不见的他们

你们能看见吗？

“能不能帮助到我们啊？”这是三位受访者在电话中都在询问的事情。

我们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能感到他们虽然内心着急、物资紧缺，但仍心存感恩，保持着礼貌。

这在长达一个月的封控中着实难得。

像是付岑，她在电话中说得最多的两个字是“谢谢”。她多次感谢为她送来盒饭的物业，也对自己

的困境表示充分的理解。

付岑与我们在微信上沟通

4月22日，付岑收到了公益物资，里面有方便面、八宝粥和水果。

之前一天，写字楼里给舒毅他们送来了一些粽子，他们烧了水，准备煮粽子吃。

但封控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收到的食物总有吃完的一天。看不见的他们，仍希望被你看见。

（付岑、舒毅、邓军为化名）

流落南方注——

如果您有相关帮助资源，请后台联系我们，位于上海的饮食、生活类物资，我们将委托志愿者按就近原

则交给他们。

如果您有较大规模的物资，我们将通过残联对接，希望帮助到上海更多被封控中的视障人士。

我个人请志愿者代为采购2000元物资，递送给文中三组视障人士。

感谢您有形及无形的帮助！

平凡人的不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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